宗教情操 
      

        李紹裘(宏昭)

台灣新聞報導：印順導師，2005年六月四日上午十點零七分，因為心臟衰竭，在花蓮慈濟醫院逝世，享年101歲。

法友聞訊相告，戚戚然多有不捨之心。這是人之常情，或可說是「宗教情操」的表現罷。高壽的印公導師 ，一生應作可作，差不多都已完成。百歲之身軀，老弱病殘，雖身患而心不患，畢竟是世間無可奈何之苦。導師捨此業報五蘊身，為眾生、為正法，繼續下一期之因緣生滅，這是我們佛弟子覺得敬佩欣嘆的。自己雖然學未有成，有幸從導師著作中得以一窺佛法之門徑。如今導師已去，願藉此因緣，略述對「宗教情操」的體味，以為追思。

「宗教情操」的定義，一般人或認為是心態上對自宗信仰的熱誠，實踐上則共守宗教儀軌及積極弘揚本宗的優越。例如：印度教徒日日以花果香火供奉神祗，祈求諸天，消災免業，賜福延壽。猶太教徒堅信本身族裔為造物主之選民，遵守十誡，不忘節日，祈願重返耶和華之樂園。天主教徒虔信基督、天主及聖母，祈求保佑；向神父懺悔告解，更布施積福，願生天堂。基督徒勤讀聖經祈禱，求上帝庇蔭，廣設奮興佈道大會，勸人皈信於主。回教徒每天五次，面向西方，五體投地，降伏於真主，願歸極樂。

觀乎很多佛教徒，早晚課誦，燒香灑淨，供花供食，趕經赴懺，禮拜塑像，祈福請願，持咒唸佛，更有以金銀財貨供養上師，懇求灌頂，不正如同其他宗教之種種儀軌？大興土木，建廟立塔，印刷結緣書，勸人素食，派送電子唸誦機，弘揚淨土，不也是宗教熱誠之表現？

然而宗教熱誠，不免起副作用，容易受人利用。其嚴重者，歷史上之宗教戰爭，如歐洲十字軍東征、中國的黃巾起義及太平天國；近代東歐及中東戰爭，都不無宗教狂熱的成份。

導師鼓勵學眾，曾書數語云：「以念誦懺悔，培養宗教情操，安立於聞思經教慧學中，不求速成，以待時節因緣」。導師這句話，在【教制教典與教學】p.153 一書中說得更詳細，節錄如下：

有些熱心的佛徒們，為了佛法能夠深入民間，提倡一些最簡單的道理，最簡單的修持；或者利用歌唱、幻燈，這自然是引導信佛的大好方便！但從遠大處著想，要使社會人士對於佛法有真確的信解，要攝受現代的知識人士，那麼單憑這些通俗的說教，是不能達成佛教中興的目的。必須依上面所說的集體修學──戒、定、慧中心的修學法，造就高深的僧才，才能成功。        
以現代說：佛法之自修、化他，虛大師的以聞思經教的慧學為中心，不能不說是正確的。過去大陸的佛教已成過去，現實又因人力、物力關係，不能理想的培養弘法人才。但大家能認清這一發生佛教大力量的根本辦法，到底是有益的。

如注意「信心堅強」，「戒行清淨」，以念誦、懺悔等來培養宗教情操，而將自己安立於僧團中，安立於聞思經教的慧學中，不求速成，以待時節因緣，才是現在佛教無辦法中的辦法。
導師提出以念誦、懺悔來培養宗教情操，有人據此鼓吹大家努力專修唸經拜懺，如細看導師原文，這未免本末倒置，而且有些誤會了。導師其實是鼓勵學子堅固信戒，以念誦懺悔等為初步方便。況且念誦懺悔，是指憶持經論，念念不忘佛陀之遺教，勇於改過，懺悔種種因貪嗔痴而發之不慎意念言行。這當然不同那些最簡單的大好方便：手執唸珠，口中喃喃，或身披法衣，敲鐘叩頭等僅有外相之儀軌。正修念誦懺悔之餘，更進一步，是從研讀經教、聞法思維，加深慧學，這即非不立文字而空談心性可得。兼且，不急求速成，就是不貪婪追求神通及妄圖有違因緣法則之頓悟見性、即身成佛等等。
何以導師形容佛教為處於無辦法之中？中華佛教久衰，把梵我外道之迷信、邪說、惡習都當為佛教正統。這些過去中國大陸病入膏肓的佛教，本應該當為過時之糟粕，但可惜到今時今日他仍興旺如故。教團中僧才人力不足，財力物力又不用於正途，無可奈何，故說無辦法。按導師之本懷，無辦法中的辦法，不外是回歸戒定慧三學而矣。一線生機，若為廣說，即是八正道之申張。
「宗教情操」當然有信仰在其中。然而佛弟子的宗教情操，應有別於其他宗教。什麼才算是佛教的宗教情操？佛教徒信仰三寶。但這信仰必須對三寶有正確認知。導師云：「深信三寶，應從正見中來。依正見而起正信，乃能引發正行而向於佛道。自利利人，護持正法。」

「正見」是八正道的起步，是戒定慧三學中的慧學。八正道之修行，有依世間八正道或依出世間八正道之不同層面。世間正見，僅深信善惡因果業報，有前世後世，有凡夫與聖人的存在。而出世間正見，更須深徹了解四諦、十二因緣、緣起中道。若未得正見，則對三寶之認識模糊，說不上深信。

何謂佛法僧三寶？「諸佛皆出人間，終不在天上成佛也」，佛是證得無上遍正覺，度眾生出離於無明愛結久病之大醫師。法是諸有為、無為等法之緣起中道軌則，對治貪嗔痴三毒之良藥。僧是具足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，有修有證之在家或出家聖者，是佛在世及佛滅後凡夫眾生之模範，堪為看病之護士。這才是佛弟子值得皈依的三寶。

佛子依緣起正見，正信三寶而起正志(正思維)，目標確定，有兩條路徑可抉擇：倘非決心修離欲出世間法，取證涅槃滅諦，則必發願行菩薩道，修端正法求人間褔慧，趣向成佛之道。依戒(正語、正業、正命)而修定，依定(正精進、正念、正定)而修如實觀、發真慧。這八支正道，互相展轉增上。由於修學戒定慧，煩惱必然日漸微弱。由於貪嗔痴三毒不斷淨除，輕鬆自在亦日漸增強。推己及人，自利利他，自然發心護持正法。
雜阿含經中之「四不壞淨」，是指對「佛、法、僧、戒」產生堅決不疑的清淨信念。這是從修行八正道為因，戒定慧潛移默化而來的果。雖說互相為緣，一些人卻倒果為因，力倡以信為先，忽略了信智均衡的要求，有違修行五根五力之原則。是故導師強調：「深信三寶，應從正見中來」。
自利而利他，或從利他而自利，即於無我、無我所、無所得，勝解漸進。三解脫門：空、無相、無願，顧名知義，當然並非形式外相。佛教本來不甚計較宗教儀式，唯著重自淨其意，不離三學。我們不妨好好地思惟，八支正道之中，有那一支是修習宗教儀軌的？五戒十善之中，那一項是教我們如何向塑像頂禮的？佛滅之後有五百多年，佛弟子尚能保持無相之佛陀法身。末期佛法，打著八萬四千法門之種種方便為藉口，神佛不分，執著諸般戒禁，日趨下流，也只能嘆息無辦法了。經中佛陀指出：「八正道是古仙人道」。解脫、成佛，唯此一途，並無其他，那裡來八萬四千法門？

修持三學，深觀緣起，發自內識而於身口意流露之宗教情操，就是不忍聖教衰，不忍眾生苦。佛弟子於實踐八正道有所體會，得到心患減輕的好處而深信三寶，感激敬仰之情，其實從此而來。譬如久病沉痾的患者，經醫生護士藥物之治療，日漸康復，感恩之心情亦油然而生。是故佛門大德捨壽之後，眾弟子依依不捨的心情，是可理解的。但應有別於徒具外相而無戒定慧之宗教感情。

導師出版的著作中，另有三處提過「宗教情操」，而其中兩處與佛陀之大般涅槃有關。

【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】 p. 43 ~ p. 44
高壽八十的釋迦Sakya佛，在拘尸那Kusinagara的娑羅雙樹下入涅槃，這是佛教的大事。記錄佛入涅槃的，如『大般涅槃經』、『長阿含遊行經』、『雜事』的『大涅槃譬喻』、『增壹阿含經』等。這些，雖不等於當時的事實，但卻是最古老的傳說。佛的般涅槃parinirvana，是究竟的、圓滿的解脫；也許唯有無著無礙的虛空，勉強的可以形容。

從眾苦的畢竟解脫來說，應該是了無遺憾的。然在一般佛弟子心目中，這是永別了！為自己，為眾生，為了佛法的延續，一種純潔的宗教情操，涌現於佛弟子的心中。佛法──人世間的光明，怎樣才能延續？佛的遺體，又應該怎樣處理？這是佛入涅槃所引起的急待解決的大事。
【如來藏之研究】  p. 21
如來已經涅槃了，儘管信仰歸依，而不能見佛，這是多麼令人失望的事！要求見佛的宗教情操，是可以理解出來的。

如『中論』卷四（大正三０•三四下）說：    「是故經中說：若見因緣法，則為能見佛，見苦集滅道」。    『佛藏經』引經說：「若人見法，是為見我（佛）」。見緣起就能見法，見法就是見佛，是引經的。

現存的『中阿含經』說：「見緣起便見法，若見法便見緣起」；『中論』所引的，可能是別部所誦的『中阿含經』說。

釋迦佛，七佛，都是觀緣起pratitya-samutpada而成佛的，那末佛弟子如能觀緣起而證入，不是與佛同證，而見佛之所以為佛嗎？
佛陀滅後，弟子懷念大師，心焉嚮往見佛。本來佛法所宗，唯獨體見緣起才真能見佛，非雕造塑像恭敬禮拜可得。凡夫俗子，心中戀戀不捨或哀傷的情懷，用通俗的方便以釋懷，自不能過分苛責。庸俗的宗教熱情，不免導至幻想玄虛，誇張傳說，與事實不符。其標榜自宗優越者，與其說他高推聖境，而實在是貶低三寶之真正功德。

近者，導師才捨報，新聞立刻流傳一些玄談空話，令有識導師思想者，讀之不免愕然。例如中國時報【2005/06/05／花蓮】報導：佛學泰斗、法門巨將印順長老，四日上午十點零七分，因心臟衰竭於花蓮慈濟醫院圓寂，享年一百歲。印順長老一生撰書七百餘萬字。他住院睡夢中，不忘道： 「不是這樣，不是那樣，一切法皆空」的中觀思想，是他最後法語。…云云。
導師生平強調的是一切如實，絕不故弄玄虛，莫測高深，那裡會說出這種荒謬無稽之怪談？幸好台灣有如理能幹之弟子，見報後馬上要求更正，澄清印公從不打啞謎，查實並無留此無明法語。再者，導師乃菩薩道行者，不圖急證涅槃，而報章新聞都登載印公「圓寂」云云。由此可見，導師身邊亦不免有些弟子，在宗教情感影響之下，熱衷於表揚老師之優越而誇大其辭。有志護法之佛弟子，須時刻提防正法受損，這就有賴培植真切的宗教情操。導師在【我之宗教觀】 p.43曾說：
但世間法難得圓滿，他缺少一種應有的東西，即沒有真切的宗教情操，宗教世界的為人熱情！

導師往生了，身受法乳之恩，能不心生感激而欣悅？隻字數言，聊表對導師憶念的情懷。但願四眾佛弟子皆於生滅過程中，有真切的宗教情操，世世能為學侶，深觀緣起法，勤修戒定慧，自度度他。

如導師說：「願生生世世在這苦難的人間，為人間的正覺之音而獻身！」 

佛弟子：李紹裘(宏昭) Franz Li

寫於加拿大多倫多

2005年七月十九日訂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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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會訊附注：感謝李绍裘(宏昭)師兄投稿，以表其對導師不捨之心。李師兄居加拿大學佛多年，熱心弘法護教，對常被誤解的佛事與虛妄不實之報道，每為文大聲疾呼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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